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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72 周年。72 年来，北京人艺始终坚持“人

民性”“民族性”“时代性”的创作理念，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涌现了以

欧阳山尊、梅阡、夏淳、于是之、蓝天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精湛、备受观

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家，创造了众多感人的艺术形象，留下了诸多艺术经典。作

为从北京人艺成长起来的新时代表演艺术家，冯远征从艺近 40 年来，在演艺

事业上始终追求精益求精，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精神，为中国话剧舞台奉献了众

多精品力作。本期讲坛刊发的是他近期走进北京高校，与青年学子畅谈艺术和

人生的演讲内容。

Z 编与读

Z 讲坛信息

主讲人简介：

冯远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党组副书记、院长、艺委会主

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北京戏剧家协

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兼职副主席。主演及

导演数十部话剧、影视作品，代表作品有

话剧《茶馆》《日出》《知己》《司马迁》等，电

影《青春祭》《建党伟业》《1942》等，电视剧《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等；导演话剧作品《司马迁》《杜

甫》《日出》《正红旗下》《张居正》等。获全国和北京市宣

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和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获得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话剧金狮奖、电影金鸡

奖等国家级艺术奖项，以及中国艺术节观众最喜爱演员奖、华鼎奖、中

国电影表演学会金凤凰奖、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等专业领域奖项。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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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征 （右一） 在 《茶馆》 中饰演松二爷

▲冯远征 （右一） 在排练现场指导青年演员

▲话剧 《张居正》 剧照

人艺人艺，，中国话剧中国话剧
民族化演剧道路民族化演剧道路

今年 6 月 12 日，是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建院 72 周年的日子。72 年

来，北京人艺诞生了很多优秀的话

剧表演艺术家。从 1952 年建院之

初，北京人艺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

的目标和艺术方向。

北京人艺成立后不久，在一间

不大的办公室里，院长曹禺，副院

长焦菊隐、欧阳山尊和秘书长赵起

扬 4 位艺术家进行了一次长谈，讨

论北京人艺如何发展。整整一个星

期，历经 42 小时的谈话，他们建

议要建立一个以莫斯科艺术剧院总

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

为基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同时强调人民性和大众性的“人民

的剧院”。

从那时起，北京人艺就走上了

一条民族化的演剧道路。在长达

70 余年的艺术发展中，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上演了古今中外不同风格

的剧目 300 多部，以长期的艺术实

践与美学理论的积累，在现实主义

与民族化、体验与体现及再现戏剧

美学的内涵上，达到了完美的融

合，形成了鲜明的演剧风格，培养

出一代又一代使话剧舞台熠熠生辉

的艺术家。

如今，我们每年不仅要重排经

典，还要创排新戏。特别是近年

来，北京人艺不断创造票房历史新

高，对于北京人艺来说，这不仅是

一种鼓舞，还是一个新的起点。其

实，了解北京人艺的观众都知道，

现在的北京人艺是在 72 年前创立

北京人艺之初开放的规划蓝图中一

直向前发展的，这不仅是传承，还

是一种开拓精神的延续。

在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上，北京

人艺所推出的每一部作品都坚持高

质量的艺术品质，尽我们所能做到

最好。话剧 《茶馆》《龙须沟》《天

下第一楼》 等，都是人艺话剧经典

的代表。当我们看这些演出的时

候，可以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

活气息。这并非简单的表演技巧所

能达到，而是需要演员们对角色的

深入理解和情感的真实投入。比

如，在排练 《龙须沟》 这部戏时，

演员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剧本的层

面上，而是深入到生活中去，与当

地的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

情感和态度。这种与生活的紧密联

系使得演员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角

色，从而塑造出更加真实、生动的

形象。《龙须沟》 的诞生不仅奠定

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基

础，也为剧院的后续发展指明了

方向。

其实，北京人艺在建院时，焦

菊隐先生就曾带领老艺术家们排演

《蔡文姬》，无论是舞美还是表演，

都借鉴了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在

话剧界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

年我们一直践行着这些理念，从方

式方法上不断承继着北京人艺的演

剧风格，坚持塑造鲜活的有血有肉

的人物。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 《李

白》《天之骄子》《知己》 等戏的创

排，我们又试图在表演上更加贴近

生活、贴近时代，直到如今，人艺

依旧在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又

贴近现代人的审美。所以，当我们

的戏走出国门，外国人看到的不是

简单的故事，而是整体表现出的中

国大美学的美感：中国有这么美的

服装，这么美的故事，这么有气节

的人。

一直以来，北京人艺就是以这

样的精神对话剧艺术进行不断探索

和创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第

一部小剧场话剧 《绝对信号》 就诞

生在北京人艺。那个时候，我第一

次走进北京人艺，看的就是 《绝对

信号》，剧中无业青年黑子的苦闷

孤独，让我泪流满面，十分震撼。

我就想，原来话剧还可以这么近距离

与观众交流，演员仿佛不是在舞台

上，观众也仿佛不是在台下，这种震

撼让我对艺术产生了一种景仰。

北京人艺在建院 40 周年时，就

确立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是

独树一帜的中国表演方式，于是之先

生是扛起这面大旗的艺术家。于是之

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是人艺的第一副院长，“于是之”这

三个字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演员的名

字，而是北京人艺的象征和符号。他

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不仅传承了话剧艺术的精髓，还不断

探索新的表演方式和艺术手段，为中

国 话 剧 艺 术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贡献。

这些都说明，北京人艺不是一个

因循守旧的剧院，虽然有 70 多年的

历史，但从来没有落后于时代，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一

种开拓的精神不断探索、创新。

创作创作，，追求独特鲜活的角色追求独特鲜活的角色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在岁月的磨

砺中不断成熟。我的从艺之路也是这

样。在当演员之前，我做过跳伞运动

员、拉链厂的工人，因为在厂子里结

识了几个“文艺爱好者”，从此为我

打开了表演这扇窗。从那时起，我的

梦想就是做一个演员。

1984 年，我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

的招生考试，却因为“形象问题”落选

了。那时候对演员的标准是唐国强、

朱时茂一类的小生，评委们嫌我太瘦

了。不过，也是在这次考试中，我被著

名导演张暖忻相中，之后便有了我的

第一部电影《青春祭》。拍《青春祭》的

几个月，我沉浸在学习和演戏过程中，

从一个演戏“小白”到了解怎样去拍

戏、怎样去塑造人物，虽然那时候等待

的时间长，排戏、拍摄的时间短，但正

是那段漫长的等待时间，我才有了大

量的练习和积累，这也为我后来考北

京人艺打下了基础。1985 年，我考上

了北京人艺。自此，我坚定地走上了

演艺这条路。

作为一个演员，多年来，我始终

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观察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感兴趣的人、感

兴趣的事，要多看两眼，放到记忆库

中，这个东西可能会在你接到一个剧

本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

我 还 记 得 当 时 接 《非 诚 勿 扰》

“艾茉莉”时的情景。我提出艾茉莉

的耳朵上要戴一个钻石耳钉，身上穿

裙裤，脚上穿皮拖。包括我跟葛优见

面的那场戏，其实我们俩走戏的时

候，就是一握手，坐下，就聊上了。

后来在实拍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

我一定不能放葛优的手。所以我们俩

站起来握手的时候，葛优是“啊，好

好好”，刚要坐，我一下就给他拽住

了。那一瞬间他有一个“尴尬”，老

想把手抽出去的时候，我就依依不

舍地撒手。而且，“艾茉莉”的小拇

指还涂了红指甲，红指甲是怎么表

现 的 呢 ？ 在 他 与 葛 优 见 面 的 过 程

中，葛优说：“你原来是单眼皮怎么

成双的了？”我用涂了红指甲的小拇

指指着双眼皮说：“韩国做的”。所

有这些设计，观众看的时候可能并

没 注 意 到 ， 但 是 我 在 表 演 的 时 候 ，

要 把 所 有 设 计 的 这 些 细 节 展 现 出

来 。 演 员 心 里 有 了 ， 表 现 出 来 了 ，

那这个人物的身份就清晰了。电影

上映后，经常有人问我：“这个角色

难演吧？”我说：“不难演。”不难演

的原因，靠的就是对生活、对人物

的观察和思考，一旦角色出现在面

前，记忆库里所有与之相关的存储

都可以调动起来了。

大约 10 多年前的某一天，我突

然意识到，不能一直用经验来演戏，

不仅时间长会形成表演惯性，最重要

的是会形成思维定式。于是从那时候

起，一年到头，我都会重新梳理这一

年的表演方式和角色类型，把大家认

为或者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部分挑出

来，放到一边。等接到新的角色，一

切重新开始，重新塑造。其实，每一

次的重新开始都会有一些痛苦，这种

痛苦在于抛弃习惯后陷入的表演“死

胡同”，如何突破重围？就需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重新获得对生活、

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这种体验才

有可能产生新的方法。比如，我演过

《知己》 里的顾贞观，还演过司马迁

和杜甫，这三个都是中国古代文人，

如果我用演顾贞观的方法去演司马迁

和杜甫，那肯定不对。每个角色的创

造都要重新开始，才能塑造出不一样

的古代文人和他们身上不一样的性

格。演员塑造人物，要学会打破自己

固有的表演模式，从零开始重组新的

表演方式，这是一个演员能够维持或

延续自己艺术生命的方式，也是艺术

创新的方法。所以，我常告诉自己，

对于表演，我一直在路上。

我曾经在德国进修表演，学的是

格洛托夫斯基的方法，更加关注身体

的表现力。这种方法认为人经过热

身，不断超越身体极限，可以让身体

的能量是无限的。它是通过系统的

32 个动作、一套热身完成之后，再

进行发声、台词的训练，最后到表

演，肌肉都是松弛的，在舞台上会很

有爆发力。而这些动作中很多都融合

了中国的气功，包括印度的瑜伽。其

实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他们也在

学习着我们。

很长时间以来，有人问我，什么

是表演？什么是好的表演？我认为，

表演分为三个阶段：从俗到雅再到

俗。第一个“俗”是原始的、初级

的，也可称为“大俗”，演员靠的是

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是角色的情

感。即便哭也不是哭人物，而是想到

自己悲伤的事情。等到经验愈发丰

富，技术愈发娴熟，能够游刃有余地

表达各种感情，就进入了“大雅”阶

段，哭笑自如，演完即收，只是欠缺

一点情感和爆发力。真正“自带光

芒”的表演能触动观众的内心，这是

表演的第三阶段，也是“大俗”，但

本质上与第一个“俗”已经大不相同

了。这时演员不仅有成熟的技术，而

且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已经体会到

人生的酸甜苦辣，用阅历和感知去控

制表演，让情感在某一处爆发。亦

即，通过对人物的理解用自己的身体

去做情感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初

级阶段的“俗”是本色的哭或笑，而

高级阶段的“俗”是剧本中人物的哭

或笑。

这就涉及到表演过程中如何进行

控制的问题，表演需要的是理性控

制。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控制，控制自

己的情感、形体、台词，控制拍摄现

场的细节，例如现场调度等，都需要

有足够的理性作为支撑。塑造人物的

最高境界则是鲜活，呈现出角色鲜活

的生命力，才证明这个人物是“立”

得住的。优秀的表演呈现到最后，一

定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讲好台词”

这一简单的舞台呈现，而是糅到自己

的生命中，用理性的控制和感性的理

解以及情感的迸发相结合，共同创作

出一个鲜活的角色。

思考思考，，新时代中国话剧的人才培养新时代中国话剧的人才培养

新 时 代 ， 如 何 培 养 中 国 话 剧 人

才，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从某种

意义上说，北京人艺为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

就我而言，北京人艺，是改变我

命运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始的地

方，更是赋予我艺术生命的地方。我

的艺术生命与北京人艺紧密相连，北

京人艺也将是我的艺术归宿。在北京

人艺，我们提倡“一棵菜”的精神。

一棵菜，有菜心、菜帮、菜根、菜

叶，也包括演员、导演、编剧、舞美

等各个工种。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

无论主角、配角、龙套，都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一部话剧演出，所有

的人都要紧紧抱在一起，这样才能形

成结实、新鲜的“菜”。这种精神不

仅奠定了北京人艺剧目的水准，它使

每一个角色都能在舞台上发出光彩，

也让一代代人艺人不断开拓创新，为

人艺的未来接续奋斗。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这些

年，为发现、培养更多的话剧表演人

才，我经常到各个院校教学。在课堂

上，我通常会带学生们做游戏；在做

游戏的过程中，我会仔细观察每一位

学生，发现他们的个性与特质，再结

合不同学生的表现、兴趣爱好等一对

一教学。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发现

一些好苗子，培养他们的艺术感知、

提升他们的艺术能力。

2016 年 ， 北 京 人 艺 制 定 了 “ 青

年演员培训计划”，推出经典剧本阅

读活动，开办人艺表演大师课，邀请

专家讲授公共关系、昆曲等文化课，

组织青年演员外出体验生活。在创排

《杜甫》 中，作为导演，我起用了大

量新人演员，有的甚至是刚进入剧院

不久的年轻演员，虽然面临着压力，

但我知道，得给他们展示的机会，让

他们在磨炼中成长。我们这代人都是

这样过来的。

多年来，北京人艺着力推进人才

培 养 和 队 伍 建 设 ， 2019 年 和 2022

年 ， 推 出 了 两 届 “ 表 演 学 员 培 训

班”，想用这样的方法让青年演员尽

快担起重任，为北京人艺的未来添砖

加瓦，也为新时代中国话剧艺术的发

展贡献人艺力量。

“ 是 人 艺 教 会 了 我 ‘ 人 ’ 和

‘艺’。”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在一次采访时所

说的话，他对北京人艺的拳拳感念之

情令人动容。

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听过冯远征

的演讲，有与青年学子的畅谈，也有

论坛对话，还有会议发言……每一次

演讲虽然主题不同，但内核几乎都一

样，那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

演戏。冯远征不畏命运安排，从跳伞

运 动 员 、 拉 链 厂 的 工 人 到 一 名 演 员 ，

他坚持梦想，并为之默默努力。他对

舞 台 有 着 特 殊 的 感 情 ， 一 说 起 人 艺 ，

更像是谈起自己的家：踏实。

北京人艺有着优良的传统，诞生了

许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受前辈艺术家

们的影响，在做人与演戏中，冯远征也

始终用行动秉持“戏比天大”的艺术追

求，践行着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在

一次采访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

一次演出的路上，他和爱人接到了父亲

病危的消息。悲痛之中，他们依然坚守

舞台、坚持演出，坚守作为演员对观众

的责任。“‘戏比天大’是行动，是责

任，更是诺言。”冯远征说。

人，是清清白白做人，是北京人

艺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以人民为

中 心 ， 也 是 一 代 代 人 艺 人 深 入 生 活 、

扎根人民的信念坚守。艺，是认认真

真演戏，是北京人艺“戏比天大”的

从艺准则，也是以冯远征为代表的新

时代表演艺术家们传承精神、赓续文

脉的使命追求。

今年 6 月 12 日，在北京人艺建院

72 周年这天，北京人艺举办了以“青

春人艺”为主题、线下活动和线上直

播相结合的庆祝活动。“70 周年院庆之

后，我们一直在思考今后人艺的路应

该怎么走。”冯远征说。“年轻化”显

然成为这座处于新老交替关键时期的

戏剧圣殿的一大着力点，“这也意味着

我们要尽快把人艺的传统、人艺的精

神传承下来，意味着我们肩上的责任

更 重 。” 他 说 ， 愿 以 北 京 人 艺 建 院 72

周年为契机，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书

写北京人艺未来新篇章。

“人”与“艺”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近日，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

族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研究员

郑茜主讲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理

解‘非遗’”在国家图书馆举办。非

遗传承过去，也连接未来，它展示了

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与生活，表

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向往。

2024 年是我国批准 《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20 周年。20 年来，中

国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成绩，“非遗”这一概念也从让

人感到陌生的生僻词，变成了如今文

化工作和社会生活领域常见的主流词

汇 。 经 典 戏 曲 在 各 大 剧 院 中 重 新 演

绎 ， 传 统 手 工 艺 在 匠 人 手 中 焕 发 新

生，民间习俗在节日庆典中传承不息

……非遗，连接百姓生活，融入人间

烟火。只有融入生活，“非遗”才不会

被生活所遗忘。

讲座中，郑茜结合中国非遗保护

案 例 ， 阐 述 非 遗 步 入 寻 常 生 活 的 历

程，解读非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 （郭海瑾）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
理解‘非遗’”讲座举办

▲话剧 《司马迁》 剧照


